
〈師說〉：超越時代的文化宣言
從唐代士人風骨到現代 SEL 框架的批判性思辨

「師者，所以傳道、受業、解惑也。」

—— 韓愈〈師說〉

經典創新工作坊



左側：逆風的推手

韓愈 (768-824)，字退之，
世稱韓昌黎。古代文學家，
古文運動倡導者。

唐代文學家 古文運動

韓昌黎 字退之 倡導者

逆風 推手 768-824

右側：時代的病態

師道危機

禮崩樂壞，儒學衰微，佛教禪宗盛行。

門閥遺毒

士大夫階層沉溺虛榮，產生嚴重的身分焦慮。

核心病灶：「恥於相師」

整個社會失去了知識傳遞的健康機制。

「文起八代之衰，道濟天下之溺。」——蘇軾〈潮州韓文公廟碑〉



什麼是「老師」？

重新定義知識的層級

核心/頂層：傳道

傳授文明秩序與儒家道統（終極價值）

中層：受業
講授專業學業與技能（功能傳遞）

外層/底層：解惑

解答人生與知識的迷惘（基礎防線）

韓愈眼中的老師，
是文明傳承的節點。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無惑？」
——韓愈〈師說〉



擇師的唯一絕對標準

年齡
階級

生乎吾前？
年齡不是重點

道

終極檢驗：「道」。
真理在哪裡，老師就在哪裡。
基於「道」的平等觀

社會
階級

貴？賤？
身份皆是虛妄

生乎吾後？

長？少？



時代的迷失：三組強烈對比矩陣

對比一（個人維度） 對比二（家庭維度） 對比三（社會維度）

Ideal：古之聖人（從師而問）

Reality：今之眾人（恥學於師）

Ideal：擇師教子（習句讀）

Reality：其身（恥師而惑不解）

Ideal：巫醫百工（不恥相師）

Reality：士大夫之族（群聚而笑）

  結果：聖益聖，愚益愚。 結果：小學而大遺。 結果：智反不能及。

「知不足然後能自反也，知困然後能自強也。」——《禮記•學記》



破解盲點：小學而大遺

水
面
之
上

童子之師，授書習句讀
（追求表面分數與基礎閱讀）

水
面
之
下

真正的傳道、解惑
（思辨能力、生命方向、價值觀建立）

現代反思——我們是否也只執
著於試卷上的「句讀」，卻遺
漏了生命的「大遺」？

「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

——《論語•學而》



士大夫的「恥感」迷思

病態心理折解

面子 / 權力地位
真理 / 學習

核心洞察：這是是非混淆的恥感，他們該為「不學無術」羞恥，

卻為「向人請教」羞恥。這象徵著知識與權力的徹底斷裂。

「恥之於人大矣！為機變

之巧者，無所用恥焉。」

——《孟子•盡心上》

向低處學：「位卑則足羞」

➡ 覺得丟臉（階級傲慢）

向高處學：「官盛則近諛」

➡ 怕被說諂媚（虛榮作祟）



聖人的境界：無常師的開放網絡

知識是去中心化的，
學習不該被身份框架。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 

  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論語•述而》

郯子

術業有專攻

孔子
術業有專攻老聃

術業有專攻

萇弘

術業有專攻

孔子的實踐：
不問身分，而問其所長。

師生關係的重新定義：
- 弟子不必不如師
- 師不必賢於弟子
- 聞道有先後

師襄



孤勇的火種：17歲的李蟠

不拘於時

拒絕被扭曲的時代風氣與
集體焦慮綁架。

能行古道
展現「知其不可而
為之」的強烈士人
風骨。

原因

韓愈寫此文，不僅是送給一個
學生，更在是無望的時代中，
點燃一個抵抗主流的行動火種。



跨越千年的對話：引入現代 SEL 框架

當古文遇上現代心理學 

(Social-Emotional Learning)

現代教育常以 SEL 解讀〈師說〉。

- 自我覺察/管理

→ 克服「恥學於師」的恐懼。

- 社會覺察/關係技巧

→ 實踐「無貴無賤」的平權溝通。

批判性提問

(The Clash)

這樣的套用固然實用，但如果把

韓愈的思想縮減為一套

「心理適應技巧」，我們是否

遺漏了他真正的靈魂？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



思想碰撞一：心理技能 vs. 歷史縱深

SEL 視角（心理化）

專注於「現在的我」，處理學生怕丟臉的
個人情緒，目標是和諧的社會適應。

結論：問題不僅是心理上的，更涉及當時士人風氣與師道觀念的變化。

〈師說〉視角（歷史化）

專注於「文明的傳承」。
韓愈擔憂的是整個時代知識傳遞機制崩解的危機。

（歷史性憂慮）



思想碰撞二：功能平等 vs. 本體平等

SEL 視角（功能性） 〈師說〉視角（本體論）

「師不必賢於弟子」被視為技能互補
（例如：學生教老師用AI），

是一種工具導向的平等。

賦 少

平等是建立在「道」的絕對權威下。
在至高無上的真理面前，

世俗的貴賤尊卑皆微不足道。

結論：SEL 著重「學會如何學習」，而〈師說〉追問的是「為什麼要成為人」。

學生 老師

道

貴 長



思想碰撞三：

適應社會 vs. 對抗時代

1. SEL 視角（適應性） 2. 〈師說〉視角（主體性）

讚許李蟠的「不拘於時」。
這是一種不求認同、死守永恆價值的
「生命美學」。

教導如何處理衝突、尋求認同，
做出對自己與社會有益的「穩定」決定。

結論：SEL 教你如何適應世界；
〈師說〉則逼問：當世界崩壞時，我們是否具備「對抗時代風氣、重建文化道統」的勇氣？



深度解析矩陣：當代教育理論與東方哲理的交鋒

SEL 框架（現代心理學） 〈師說〉視角（東方哲理）

目標維度 個人福祉、情緒平衡 文明接續、人格成全

對象維度 「我」與當下的社會關係 「道」與縱貫千年的歷史脈絡

情緒處置 轉化羞恥感、尋求認同 承受孤獨、超越羞恥、以道制欲

平等基礎 技能互補的功能分工 在絕對真理（道）之前的眾生平等

「君子不器」—— 《論語•為政》



總結與自主反思

學習的雙重維度：

我們需要 SEL 的心理技巧來安頓身心，

但也需要〈師說〉的士人風骨來承擔生命的重量。

留給你的思考：

「在學會『自我覺察』與適應社會之後，你能為這個時代與文化，承擔什麼樣的『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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